
“羲和号”探日
成果正式发布
创下多个国际首次
据央视 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8 月 30 日，我

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成果正
式发布，创下多个国际首次。自发射以来，“羲和号”
按照既定任务计划开展科学观测，累计下传原始观
测数据 50Tbit，生成科学数据约 300Tbit，对于后续开
展太阳空间探测任务以及提升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
国际影响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卫星“磁悬浮”让拍照又精又稳
“羲和号”国际首次实现了“双超”（超高指向精

度、超高稳定度）卫星平台技术在轨性能验证及工程
应用。采用“动静隔离非接触”总体设计新方法，将平
台舱与载荷舱物理隔离，有效隔绝了卫星平台的干
扰，通过大带宽、超高精度磁浮作动器，实现了相机
指向精度 10-4°、稳定度 10-5°/s量级的“双超”指标。
就像给相机装上了高精尖的“云台”，让相机对得准，
拍得稳。

获取多种谱线首次给太阳大气做“CT”
作为我国首位太阳专属“摄影师”，经过前期在

轨测试与调试，“羲和号”完成了国际首次太阳空间
Hα成像光谱仪在轨应用，并成功实现了国际首次空
间太阳 Hα波段光谱扫描成像，国际首次在轨获取太
阳 Hα谱线、SiΙ谱线和 FeΙ谱线的精细结构。

其中，Hα 成像光谱仪进行光谱扫描成像，分辨
率达到了 0.0024纳米，每张光谱扫描图像实际上都包
含了 300多张照片，分别对应了光球层和色球层不同
高度处的太阳图像，因此相当于给太阳低层大气做
了一次“CT”扫描。在每一张“CT”图上，又反映了日
面上近 1600 万个点的信息。根据这些谱线的精细结
构，可反演出高精度的全日面色球和光球多普勒速
度场，发生在太阳大气中的活动可被详细记录到，进
而研究太阳活动的物理过程。

原子鉴频 空间测速全新解决方案
卫星在太空中运动时，太阳发出的光到达卫星

时将产生频率变化，频移的大小与卫星相对太阳的
视向速度成正比。因此，如果能测出太阳光的频率变
化，也就能知道卫星相对太阳的视向速度。

“羲和号”搭载的原子鉴频太阳测速导航仪，国
际首次在轨采用原子鉴频原理，可以实时准确地确
定太阳光的频率变化，进而获取卫星相对太阳的视
向速度。经过在轨实测，导航仪的速度测量精度优于
2 米/秒，为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的自主导航提供了
一种新型的速度测量技术手段。

目前，“羲和号”每天都在按照既定任务计划开
展科学观测，已经观测到了近百个太阳爆发活动，相
关研究工作正在开展。未来还将对太阳进行全方位
立体探测，进一步深入认识太阳活动的起源和演化，
为推动人类科学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

摩
天
大
楼
又
迎
﹃
限
高
令
﹄

用
什
么
撑
起
城
市
天
际
线

每 个 城 市 都 有
各 自 独 特 的 山 水 城
林和历史文化底蕴。
只 有 从 各 自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地 理 条
件、历史文化变迁等
实际条件出发，才能
设 计 各 具 特 色 的 城
市天际线，从而真正
地擦亮城市名片。

——周琦 东南
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不只高度
如何更好构建城市地标

超高层建筑的建设、运营维护成本、消防风
险、楼内垂直交通的拥堵和潜在的生态影响，近
年来屡屡为人诟病。

“高层建筑每升高 50 米，建筑成本大约增加
20%。建筑越高，要抵御的风力和地震的水平推
力就越大，所以地基就要打得更深，建筑的柱梁
也要更粗，玻璃幕墙也要巩固地更紧，外部的楼
体维护体系也要加强处理。而为了楼内通行的方
便，建筑内还要安装高速电梯。此外，超高层建筑
每隔 50米，都需要设置避难层，并配备相应的消
防设施，以便发生火灾时供人们疏散避难。”周琦
说，上述因素都导致超高层建筑的得房率较普通
建筑低，而且楼层越高，得房率越低。而超高层建
筑的造价却很昂贵，这导致租金和售房价格更
高。这一高一低，让超高层建筑性价比较低，逐渐
失去光环，造成了高空置率。

而即使是使用中的超高层建筑，也存在先天
不足。“目前的消防云梯一般只能攀升到 100 米
左右，这意味着超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的施救难
度会很大。”曹伟说。

曹伟表示，超高层建筑造成的高能源消耗也
不符合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有数据显示，150
米的超高层住宅，单个电梯能耗较 100 米高层住
宅高出 40%以上。超高层住宅相较于普通高层住
宅额外增加的供水耗电量约为 2400 千瓦时/年。
由于通常需要水泵、水箱分段抽送，造成部分楼
层水压过大，进而导致水龙头水流过快，也容易
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此外，玻璃幕墙带来的光污染，高层建筑密
集区域形成的楼之间的空气气流，还会形成微热
岛效应。”周琦补充。

漫步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一座座摩天大楼彰
显出城市的国际化雄心。如何让城市摆脱“千城
一面”，变幻出多姿多彩的容颜？

“建筑的高度、规模，往往可以改变一个城市
的尺度，超高层建筑对城市天际线的改观固然在
一定程度上有贡献，但我们更应该关注城市风貌
的内在品质与内涵。”曹伟认为，“城市地标未必
都需要通过建筑高度来体现。那些能激发城市活
力，传承城市文明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都可
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

周琦认为，城市建筑追求容积率的提升，并不
会带来舒适的工作、居住体验：“人们更喜欢生态
的、宜居的生活空间，而非高密度的生活空间。每个
城市都有各自独特的山水城林和历史文化底蕴。只
有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变
迁等实际条件出发，才能设计各具特色的城市天
际线，从而真正地擦亮城市名片。”

图文据《科技日报》

在 有 限 的 土 地 上 建 造 更 大
使用面积的建筑以节约土地，是
催生超高层建筑的源动力。

我 国 从 二 十 世 纪 初 开 始 探
索高层建筑建设。当时，在上海、
天津、广州等地，我国积极学习
西 方 的 先 进 高 层 建 筑 建 造 技
术 , 建 造 了 一 批 具 有 当 时 世 界
先进水准的高层建筑 。1976 年 ，
随 着 高 达 114 米 的 广 州 白 云 宾
馆 落 成 ，我 国 进 入 超 高 层 建 筑
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现代
化进程加速，城市中心区的集聚效
应越发明显，催生了大量的办公、
居住需求。随着地价在建设成本中
的占比不断攀升，楼也越建越高。

那时流行的一种观念是：一个城市
第一高楼的高度，代表着城市经济
的发展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标
志。”江苏省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曹伟
说。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城镇
化进程加快。周琦表示，许多外企
进入中国后，他们对现代化的办公
环境、设施的需求，也推动了超高
层建筑的勃兴。中国多年持续的经
济发展，也在客观上为超高层建筑
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随着土地的价格越来越昂
贵，以及一些城市打造地标性建筑
的需求不断提升，我国超高层建筑
的规模在 2010 年左右达到了顶

峰。”周琦说。
记 者 登 录 世 界 高 层 建 筑 与

都市人居学会网站查询发现，目
前 中 国 超 过 150 米 的 建 筑 已 经
有 2964 座，其中超过 200 米的有
964 座 ，超 过 300 米 的 有 102 座 。
世界最高的十栋超高层建筑中，
有六个在中国。2015 年建成的上
海 中 心 大 厦 是 目 前 国 内 最 高 的
超 高 层 建 筑 ，高 度 达 到 632 米 ，
共 120 层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上 海
中 心 大 厦 从 高 度 上 仅 次 于 迪 拜
高 828 米的哈利法塔。而在全 球
拥 有 150 米 以 上 建 筑 数 量 最 多
的 10 个 城 市 中 ，香 港 、深 圳 、上
海 、广 州 、重 庆 5 个 中 国 城 市 位
列其中。

十中有六，我国超高层建筑数量众多2.

很少有建筑形式像超高层建筑一样，在
为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引来巨大的
争议，比如建设运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消
防施救难度大、得房率低等。

近日，我国对超高层建筑“限高”的决心，
在社交媒体迎来一片叫好：“实用型最重要”
“后期维修养护都是问题”……网友的热烈
讨论，使“我国不再新建 500米以上高楼”的
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话题的中心，是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的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提及的建
筑“限高”标准，即不得新建高度 500米以上
建筑，严格限制新建高度250米以上建筑。

那些欲与天公试比高、曾经撑起城市
天际线的网红地标，缘何现在被弃如敝履？
城市容颜该如何妆点，才能在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类宜居宜业间求取平衡？

两年四次
超高层建筑管控力度不断提高

两年四次，在涉及全国的建筑风貌、基础设
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等政策体系中“围追堵截”超
高层建筑，这样的力度可谓巨大。

细数前三次的“围堵”，不难发现，我国对超
高层建筑的“限高”方向日益明确。

2020 年 4 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指出

“一般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
250米以上建筑”。

2021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
知》，提到“严格限制新建 250 米以上建筑”“不得
新建 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2021 年 10 月，住建部和应急管理部发布《关
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

面对 500 米的“身高天花板”，开发商纷纷出
招将建筑高度拉伸到极致：南京江北国际金融中
心高度从 600 米降到 499.8 米，苏州中南中心由
729 米降到 499.15 米，西安中国国际丝路中心大
厦由 501米降至 498米……

高层建筑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人类追求站得
更高、看得更远的美好愿望早已有之。“当初美国
的石油、通讯、钢铁等行业的巨头，纷纷兴建高层
建筑，后来很快发展到超高层建筑，也就是 100米
以上的建筑发展阶段。”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周琦介绍，技术、市场、资本、土地等多重因素的
加持，让超高层建筑迅速在全球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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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凌晨，刘显钦下山的时候，正
好看见一群消防员跑步上山。“他们看
起来和我差不多大，当时满脸被烟熏
得黢黑，双眼遍布红血丝。在这么辛苦
的情况下，他们还一边跑，一边齐声喊
出‘防火必胜’的口号。”刘显钦说，这
场景让他止不住流泪。“他们才是真正
的英雄。”他说。

“英雄要走了，我必须送啊！”28日
上午 9时，听说前来支援的云南消防队

员即将撤离，刘显钦早早来到路边送
他们一程。

自发前来送别的重庆市民将道路
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举着“致敬最美逆
行者”“感谢有你守护北碚”“和你们并
肩作战是我们一生的荣耀”等横幅，许
多市民备好了鸡蛋、火锅底料、西瓜、
矿泉水等食品，希望消防员能带些回
家……原本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消
防员的车队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千里之外的云南，已经有在滇
旅游的重庆市民，为云南省森林消防
总队送去锦旗。救灾过程中的互助故
事，被网友们不断转发、点赞，亲情的

“热浪”在媒体与网络上不断升温。
水 火 无 情 ，危 难 时 刻 方 显 责 任

担 当 。面 对 熊 熊 山 火 ，本 地 的、外 地
的 平 凡 英 雄 不 分 彼 此 挺 身 而 出 。火
线之后的“人链”，串起的是普通人的
侠肝义胆。

这个故事“火了”

火线之后筑“人链”：

山火灭了 故事“火了”

据新华社

8月，重庆多地发生山火。上万名专业救援人员前仆后继来到山火现场，不顾自身
安危，奋战在灭火最前线；成千上万志愿者自发前来，紧随其后提供后勤保障，在火线
之后又筑起一道“人链”。

他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甚至也不分国籍，只要来了都是“重庆人”。如
今大火已灭，但是这份在危难时刻体现出的英雄气概，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21 日晚，重庆人心目中的“母亲
山”缙云山突发火情。虽然山火现场存
在持续炙烤的高温、山地地形险峻等
各种不利因素，但是人们依然源源不
断地朝这里赶来。

大家能想到的人来了，本地消防
员和武警官兵连夜进山，云南省森林
消防总队 700多人、近百台车辆赶赴重
庆。大家没想到的人也来了，他们当中
有摩托车骑手、“00后”大学生、附近大
学里的外国教师……

22日，20岁的郑晓峰（化名）本应在
30公里外的地方送外卖，看到新闻后，马
上骑车赶到了现场。“我什么都没想，就
是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由于山地地形复杂，有的路段只

能通行摩托车，所以摩托车当即成了
现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看见现场有
需要，郑晓峰留了下来，连续工作了 4
天。此后，越来越多的摩托车骑手自发
加入运送人员、物资的队伍。骑手们冲
刺的身影、摩托车持续不断的轰鸣构
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3 日，被学生亲切称为“老福”的
美国外教弗朗西斯·斯东尼尔也自告
奋勇，参与油锯组装工作。烈日下弗朗
西斯坐摩托车上山的身影，打动了很
多人。他说：“重庆就是我的家，我应该
为它尽一份力。”

18 岁的王劲博作为摩托车骑手，
一直在现场运送物资。他连续两天上
山下山，每天只喝点稀饭和水。“大家

虽然可能都不认识彼此，但是心特别
齐。我经常车还没骑到集散点，喊上一
句需要什么，马上就有人给我准备好，
让我带上就可以走。”

25 日，21 岁的大学生志愿者刘显
钦在知道北碚区正在征集志愿者时，
毫不犹豫到了现场。他背着 20 斤的冰
砖，身体完全暴晒在太阳下，来来回
回，在陡峭和铺满厚厚沙土的山地上
走了好几个小时。

除了他们，现场还有社区干部、当地
居民、医护人员等志愿者，守在各个物资
集散点，为前方提供后勤保障。他们和这
些奔走在灭火路上的摩托车骑手一起，
组成了一条长长的“人链”，既展现了非
凡的效率，也集聚了动人的温情。

大家都来了

在山火现场，每个救援人员和志
愿者的面前似乎都有一个无形的钟
表，不断提醒他们，“没多少时间了”。

因此，摩托车骑手们上山运输物
资时摔倒又起来，没有时间喊痛；消防
员、武警官兵全副武装，在酷暑中工作
了几小时后，仍然跑步上山，没有时间
喊累；负重前行的志愿者即使已被太
阳灼伤，也不敢停下自己的脚步，没有
时间说热……

“每个人都很热，很累，身体也很
痛。但是没一个人停下来。”刘显钦说。

25 日，迎来扑灭山火的总攻之夜。
21 时左右，由成千上万救援人员和志
愿者串起的一条“白色灯链”，在隔离
带旁就位站好，准备用以火制火的方
式，扑灭面前的这条“火龙”。

35 岁的志愿者陈晓蛟此刻站在隔
离带旁，离消防员仅 100 米，风向一旦
发生变化，大火瞬间可能会朝他们扑

来。“我是蓝天救援队成员，有丰富的
救援经验。”陈晓蛟回忆说，那天几百
人在山脚下排队，争先恐后地想上去。

“拿出重庆人的气势，拿出重庆人
的血性，我们最后再吼一遍，重庆雄
起！”在行动前，在场的救援人员高声
为自己加油。

23 时左右，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绝大多数明火得到成功扑灭。一座城
市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没有人停下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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